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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參加了本地的兩個設計師
主題展。香港設計師用他們的創意
裝點城市，不僅揚名海內外，所設
計的作品，還讓人感受到他們對於
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

筆者先是去了一個在中環街市
的設計展，在熙熙攘攘人潮穿行的
公共空間，十件設計師的海報作
品，展示設計視角下的閱讀城市。
當中充滿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 「自
省」 ，不僅有藝術化了的漢字，也
有傳統文化元素，特別是經典的黑
白配色，或是在一撇一捺中找尋傳
承意義，都在顯示以中國傳統文化
元素滋養設計靈感。

說到海報設計和公共空間藝
術，就不得不提韓秉華，其個人設
計展也正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
作為曾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和
區徽圖案設計的修改及定稿工作的
本地設計師，他的設計作品早已聞
名海內外，但他依然執著手工製
作，喜愛中國傳統文化。他亦曾為
多個公共、公益及文化機構設計標

誌。
現場展品以人為本，體現社會

關懷。設計作品既有國際化視角，
亦不吝利用傳統文化打造設計作
品，從中可以體會一個在國際化大
都市成長的設計師對於傳統文化的
喜愛和推崇。譬如他會為了融入蘇
州刺繡元素，而經朋友引薦多次去
往蘇州與當地的蘇繡工藝師溝通創
作。

在這些設計師眼中，利用中國
文化元素進行創作，無需後天養
成，而是一種先天性的基因。也正
如一位策展人所言，香港與深圳同
根同源，兩地設計師成長環境不
同，卻在做同一件事。他們作品中
所展現出的思維碰撞，其實就是從
不同角度展示同一種中國文化之
美。

傳統文化滋養設計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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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一位時裝大師曾經說過 「沒有
比大自然更棒的設計師」 ，山川日月、
花鳥蟲魚之美，跨越時間和空間，尤其
是五彩斑斕、翩翩起舞的蝴蝶，給了時
裝設計師們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設計
靈感和創作源泉。

但君子愛蝶，賞之有道。在今年的
巴黎時裝周，日本潮牌UNDERCOVER
發表連衣裙系列，破天荒地加入活體蝴
蝶元素，當這些活蝴蝶在透明、立體的
裙中振動雙翅時，引發善待動物組織和
人士的抗議。該品牌設計師高橋盾近日
發表聲明道歉，並承諾品牌今後不會再
以活體動物作為設計材料。

據報道，這些藏身裙中、走過T台
的活蝴蝶，在時裝秀結束後已在公園野
放。但這些人工飼養，經長途運輸的蝴
蝶，究竟有多少能夠在異鄉、在野外存
活下來，答案絕不樂觀。

這讓人想起首位闖入巴黎時裝周、
被稱為 「蝴蝶夫人」 的日本時裝設計師
森英惠，她以蝴蝶印花圖案設計聞名於
世。蝴蝶的輪廓、花紋、色彩等，都成
為森英惠時裝的有機組成部分，繽紛奪

目，絢麗而環保。
香港位於亞熱帶，氣候溫暖，雨水

充足，孕育了豐富的植物和動物。在中
國紀錄到的二千一百五十三個蝴蝶品種
當中，約有百分之十一能在香港覓其蝶
蹤。目前上榜香港蝴蝶名錄的，共有二
百四十五個品種，其中，又以裳鳳蝶、
金裳鳳蝶、燕鳳蝶、紅鋸蛺蝶最為罕
見，被漁護署列為四種具有保育價值的
蝴蝶。

通常，蝴蝶的活動能力在攝氏二十
二度以下便會降低。香港平均氣溫達攝
氏二十二點八度，故一年四季均是賞蝶
的好時節。若論蝴蝶種類和數目，又以
每年四月至六月的春夏季，以及十月至
十一月的秋季最為豐富。蝴蝶屬變溫性
動物，性喜在陽光明媚的日子，在花草
茂盛的曠野，舞動牠們美麗的花衣裳。

蝶舞霓裳

一幅幅珍貴古畫，訴說着流淌至
今的 「墨韻文脈」 。筆者近日在北京參
觀了 「墨韻文脈─遼寧省博物館、
中國美術館藏古代山水畫展」 。這個展
覽精選了六十件（套）自遼寧省博物館
和中國美術館藏古代山水畫，年代橫跨
北宋至清代，包括李成、倪瓚、沈周、
唐寅、文徵明、仇英、董其昌、藍瑛等
名家的作品悉數亮相。

展品中，由遼寧省博物館借展的
沈周《千人石夜遊圖》卷（附圖，局
部），頗吸引觀者矚目─初看《千
人石夜遊圖》時，這幅略顯 「古怪」 的
畫就向觀者拋出了許多問題，為什麼視

角如此特殊，沈周
又為何要這樣表現
呢？

《千人石夜遊
圖》是沈周晚年佳
作，也是一件 「一
反常態」 的繪畫作
品。畫卷沒有採用
全景式構圖，而是
以較低的視點，平實地描繪月夜清幽之
景，給予觀者一種奇妙的觀賞體驗。觀
者猶如坐在台下的觀眾，而舞台之上，
一位白衣老者策杖而行，頭部微仰，像
一位即將匆匆離場的演員，留給觀眾的

則是那塊空無一
物的舞台，使畫
面更添幽寂之
意。

沈周一生遊
歷主要在江浙一
帶，他經常遊覽
吳中等地名勝，
創作題材以訪勝

紀遊居多。虎丘勝景之 「千人石」 景致
是沈周喜愛描繪的題材，除了這幅《千
人石夜遊圖》外，還有《虎丘十二
景》、《虎丘觀泉圖》（今名《虎丘送
客圖》）等。

創作《千人石夜遊圖》時，沈周
六十七歲，已患失眠症多年。不同於夜
晚的靜謐，白天的千人石，遊人絡繹不
絕。因此他選擇在月色微茫之時獨步於
虎丘，藉着月光，小心翼翼地摸索前
行，享受着 「一步照一影」 的別樣樂
趣。

《千人石夜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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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省名字，帶有數
字的唯有 「四川」 。但卻有
不少帶有數字的別名，如
「八閩」 「八桂」 「三湘」
「三秦」 「三晉」 等，來源

各異。
有的是行政區劃的合

稱。如 「四川」 之得名，源
自宋代設有益州路、梓州
路、利州路、夔州路，合稱
川峽四路，後簡稱 「四
川」 。而福建在明代設有閩
中八府，即福州府、興化
府、泉州府、漳州府、汀州
府、延平府、邵武府、建寧

府，故有 「八閩」 之稱。
廣西別名 「八桂」 ，卻並非因為

有八個地區。在古代，廣西一帶長期以
桂林為中心城市。而桂林之名，就得自
當地有 「八桂」 。這不是實指八株桂
樹，而是泛稱大片樹林。晉代郭璞對
《山海經》 「桂林八樹」 註釋曰： 「八
樹而成林，言其大也。」 後來 「八桂」
指代範圍擴大。韓愈就有詩句： 「蒼蒼
森八桂，茲地在湘南。」

八桂大地的東鄰是 「三湘」 。
「三湘」 是漓湘、瀟湘、蒸湘的合稱。
「漓湘同源」 ，湘江上游稱 「漓湘」 ，
中游與瀟水合流為 「瀟湘」 ，下游有蒸
水匯入後為 「蒸湘」 。有人以 「沅湘」
取代 「漓湘」 ，其實是訛誤。沅、湘、
資、澧並稱湖南 「四水」 ，屬於平輩關
係。

「三湘」 源自地理概念， 「三
晉」 「三秦」 則得自歷史概念。山西是
「春秋五霸」 之一的晉國的地盤，後來
韓、趙、魏三家瓜分晉國，便形成 「三
晉」 之名。推翻暴秦後，霸王項羽為防
範漢王劉邦，將三位秦朝降將冊封在關
中地區，包括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
翟王董翳， 「三秦」 也就成為陝西一帶
的別名。

其實，與 「三秦」 同時，項羽還
把齊國舊地分封為齊王田都、膠東王田
市、濟北王田安，並稱 「三齊」 。不過
山東地區向來以 「魯」 地為文化中心，
故 「三齊」 最終沒有取得類似 「三秦」
那樣的傳承。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知變，而不是知足

哀而不傷
丈夫離世逾年，沒有一天不想他；

寫稿之際，正值他的生忌，心中更是戚
戚然。我國古代詩歌理論著作《毛詩
序》有言： 「情動於衷而形於言」 ，筆
者雖然不是詩人，但執筆的時候，當然
亦會受實際情緒影響；思考的時候，腦
海盡是有關過去婚姻生活的回憶，點點
滴滴，縈繞心頭，揮之不去。

思念懷緬是人之常情。人是有情的
動物，尤其創作人，喜怒哀樂難免，情
感的跌宕起伏更是一切文學藝術的源
泉。善於抓緊情緒爆發的一刻，配合適
當的表現手法和技巧，才有機會產生動

人的作品。不管澎湃或是淡然，豪放還
是婉約，情意真摯、細膩自然，才有機
會扣人心弦，讓受眾產生共鳴。

不少人曾經問我，當填詞人和作家
有什麼困難，是否難在尋找靈感和題
材，會不會因為茫無頭緒而無法下筆，
巧婦難為無米炊？坦白說，選擇從事創
作的，都是感性的一群，生活中的所見
所聞、所思所想，只要肯上心，都有可
寫的東西；加上日積月累的工作經驗，
觀察、聯想和表達自會成為習慣，因此
有關構思的事兒並不是最難的一關。

在我而言，最難的是平衡情緒，尤

其在完成作品之後，如何在浸沉於創作
時的感覺中抽身，讓自己回復常態，不
致沉溺，才是最具挑戰的環節，必須終
身學習。情況就像腦海中每颳一場十級
風暴，都要懂得怎樣好好善後，不單要
親自清理沙泥瓦礫，又要勤於去除落葉
積水，好讓自己回歸正常和理性的日常
生活。

幸好學習文學的我，在我國的文化
薰陶中看到了前人的智慧，即使自覺遠
遠未能達標，也能靠先哲的名言得到提
醒。

《論語．八佾》中，孔子評論《詩

經．關雎》時就曾說： 「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 ，意思是快樂並非失去節制，
哀愁不等於過度悲傷，這不僅值得創作
人認真參詳，盡力讓作品言志化人，有
利於世， 「哀而不傷」 更是我從今在思
念丈夫時要好好研習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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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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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墟 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一位研究先秦經學，精
通《易經》，專攻讖緯學的
內地國學老教授給我講古。
大學文學院的新居落成，他
過去一看，前後門的走勢正
合了一句話： 「歪門邪道走
下坡路」 ，於是怫然不悅。
後來請了專業人士來 「改風
水」 ，後院做好紫藤架、流
水池，前門又放上兩隻石獅
子作為 「鎮邪神獸」 ，這才
放心。果不其然，一兩年內
他們學院喜報頻傳，成果斐
然。

此舉是否提倡封建迷信？老先生說
不然，這更多是為滿足群眾的心理需
求。試想一下，如果一切照舊，聽之任
之，日後出點啥事大家都會聯想到是風
水不好。做了一點小改動，就能打開心
結，讓大家安心工作，何樂不為呢？

老先生還批評如今的設計師、建築
師都是 「維也納派」 ，喝了洋墨水卻消
化不良。比如，西方建築師希望高空俯
拍時見棱見角，層次分明。中國古建築
卻要站在平地上看，講求四平八穩，開
闊通達。中西審美有別，所以當他看到
學院前門正對對面大樓的斜側，宛如有
把尖刀迎面直刺，就氣不打一處來。而
且，當地氣候濕熱，大窗通風通氣才是
王道。建築師卻給大樓房間都設計了百
葉窗，美則美矣，實用性、舒適性比傳
統的大窗差遠了。

老教授雖是一家之言，也不無道
理。學習外來文化應該因地制宜，結合
本地的實際情況。而 「集體無意識」 ，
或者說古已有之、源遠流長的民間信仰
也需小心輕放，耐心引導，才能有助社
會和諧。只是，凡事都要適可而止。總
是勞命傷財、折騰改運就難免有走火入
魔之嫌了。

北京的冬總是來得猝不及防。一夜
風驟雨疏，氣溫下降了近十攝氏度，好
比一個晚起的上班族，眼看要遲到了，
猛踩油門，一路狂飆，終於掐着點趕到
了工位。

冬天可做的事很少，故北方素有
「貓冬」 之說。貓者，藏也。貓性最靈

敏，小心謹慎，趨利避害。冬日苦寒，
「貓」 在家裏自然是上策。

東北最負盛名的曲藝演出 「二人
轉」 的起源，據說和 「貓冬」 習俗有
關。 「二人轉」 來自東北大秧歌。而扭
秧歌和如今盛行的廣場舞相似，須在開

闊的場地上才可舞出氣勢，參與者方能
舞得其味。東北的冬夜極冷，秧歌雖動
人，舞者、觀者卻不堪其凍，只好移師
室內。但東北民居不可少的那一張大
炕，往往佔了屋裏大半面積，剩下的空
地只有三四尺寬，秧歌是舞不起來的。
表演者只好因地制宜，唱些小曲小調、
民間故事，觀者便 「貓」 在炕上，享受
這冬日裏的文化 「宵夜」 。

南方無炕，在橡膠暖水袋沒有問世
前，冬日抗寒的法寶是 「湯婆子」 。古
代文獻中較早提到此物者乃 「生活達
人」 蘇東坡，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

「送暖腳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塞
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
冷。」 「暖腳銅缶」 即 「湯婆子」 ，東
坡先生此札描述 「湯婆子」 的用法甚
詳，或許是 「湯婆子」 最早的使用說明
書。一千多年來 「湯婆子」 的用法並無
大變，蘇東坡的說明書依然管用。

如以 「湯婆子」 對對子，最恰當的
答案似為 「竹夫人」 ，這是夏日納涼的
用具，竹製。兩物一冬一夏、一暖一
涼，相映成趣。清代褚人獲《堅瓠集》
中說，黃庭堅稱 「竹夫人」 為 「青
奴」 ，按此推論， 「湯婆子」 應作 「錫

奴」 。此說是否合黃庭堅心意不可知，
但他對 「湯婆子」 確實青睞有加，呼為
「腳婆」 ，詩曰： 「小姬暖足卧，或能
起心兵。千金買腳婆，夜夜睡天明。」
煨着 「湯婆子」 ，在暖和的被窩裏一覺
睡到天亮，正是冬夜莫大的福利啊。

常言道：知足常樂。然而，當人過
分樂於知足，又可能變得消極，不求上
進，生活於平庸，正如十九世紀英國效
益主義哲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說道： 「寧願當不知饜足的蘇格
拉底，也不做知足常樂的呆瓜。」

密爾的說話，固然有他的道理，但
同時反映了一般人對於 「知足」 的誤
解。早於古希臘時代，斯多葛學派的愛
比克泰德（Epictetus）便說道： 「別
要求萬事萬物如你的心意。每件事順其
自然發展，人生就會順順利利。」

表面上，愛比克泰德教導我們 「知

足」 ，但實際上，他強調的是 「知
變」 。我們不是單純地、被動地樂於現
狀，而是知道 「每件事順其自然發
展」 。發展，即變化，在變化之中，我
們繼續生活，而不是無知地在痛苦中等
待生命結束。

這讓我想到北宋文人王禹偁的《黃
岡竹樓記》。此文幾乎全為寫景、敘
事，卻又鮮明地寫到了知變的生活態
度。話說，王禹偁來到黃岡竹樓，享受
既幽靜又遼闊的風光。公餘閒暇之時，
他身披 「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
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

在這消除世俗煩慮之間，王禹偁欣
賞山光水色，又 「見風帆沙鳥，煙雲竹
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
陽，迎素月」 。不少人讀文到此，都會
着眼於王禹偁 「送夕陽，迎素月」 的知
足，但我卻執著於他 「手執《周易》一
卷」 。

《周易》，即《易經》。易，即
變。為什麼是手執《易經》而不是別的
書呢？我認為，這代表他明白 「知變」
之道，乃自處於變化之中的道理。這道
理去到文末，更有所呼應。

王禹偁寫到，有人說黃岡竹樓的竹

瓦只能用十年，如果蓋上雙層，也就只
能用二十年，但他反問： 「未知明年又
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
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
朽也！」

當我們知變，便不怕腐朽，更會主
動努力、修補缺陷，好心安地面對未來
的變化。


